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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些问题……

问：（非常好的下午，感谢仁波切您精彩的开示，珍贵的开示，谢谢。我想请教关于慈悲心的问题。

人们谈论慈悲心的地方很多，我想听听您的看法。）

答：好的。

问：（谢谢）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还记得我们之前谈到的，有人问西方人需要什么、应该怎样理解或走上佛法之

道。我当时说的是不二——你真的必须理解不二。这同样适用于慈悲心。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佛教

徒谈论慈悲心，尤其是现在，已经忘记了不二。如果你失去了慈悲心的不二面向，你所谈论的就不再

是佛教的慈悲心了。

首先，"compassion"这个词可能并没有完全表达"悲"（karuna）的含义。

给你一个简单的答案：当你真正理解了不二，那就是究竟的慈悲。而我们现在谈论慈悲，往往都是在

说某种同情心，或者说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当然是好的。

所以我要根据月称菩萨——大乘一位伟大的论师——的教法来讲慈悲。他谈到三种慈悲，是按照对象

来分类的。

第一种，我们称之为缘众生的慈悲。这种慈悲大概不是在谈一个人有多可怜，而是理解他人的处境。

我们之所以用"普通"这个词来形容它，是因为其他宗教也有这种慈悲。第二种就更为独特了。第三种

，你很快就会看到，更是非常独特。

第一种慈悲，大概就是看到一个正在受苦的众生，然后你生起感受。第二种则是看向被时间所束缚的

事物——不管这个人是在痛苦中还是在享乐中，都没关系，只要这个众生还在时间的掌控之下，就是

慈悲的对象。这已经相当深了。

第三种则真的非常广大，名称叫做：不二慈悲。这种慈悲的对象是一切具有二元对立的事物。你看向

某个人，他既没有受苦，也正在享受美好时光。但因为这个众生受制于时间，就符合成为慈悲对象的

条件。这样的慈悲，我们称之为"法界悲"——缘法、缘现象的慈悲。

现在我给你举一个例子，也许有些帮助。

比如说我是个精神科医生，在某个地方学过心理学，读过心理学的书，推崇荣格先生和弗洛伊德先生



。于是我看着这个人，心想：哦，她需要被修复一下……我只是举例。因为她睡不好觉，早上哭，晚

上笑，诸如此类。所以我觉得：哦，可怜的她。我有一颗善心，我有一颗好心。这就是第一种慈悲。

第二种慈悲则像是：等等，"她不正常"只是我的看法。这个看法，被书籍、大学学位、执照，当然还

有弗洛伊德和荣格所加固。其实谁真的有病，是我还是她？我们并不知道。也许她在笑我呢。这就有

点像第二种慈悲了。你明白吗？

第三种真的很难。在第三种慈悲里，"有病"还是"没病"、"正常"还是"不正常"、"治好"还是"没治好"—

—这一切不过都是投射。只要你还有这种二元对立的分别，你就永远在受苦。这是一种相当高层次的

慈悲。

你问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这类东西真的很重要，它贯穿于佛教徒所做的一切。比如，佛教徒谈出离心

。我相信很多其他宗教也谈出离心，也许那些宗教谈出离，是因为他们说你所要出离的那个东西是邪

恶的、是不好的——所以它是一种诱惑，你明白吗？佛教徒也有那种出离心。但佛教的出离心，从根

本上必须建立在"根本没有什么可出离"的基础上。就好比你试图关上爱彼迎公寓的门，想阻止五百头

大象进来，而那些大象根本不存在——没什么好阻止的。这又是不二，这个东西必须……所以佛教徒

所做的一切，始终都必须归结于此。从简单地供一支香或一根蜡烛，一直到金刚乘的各种密法修行，

都是如此。

比如在密续、金刚乘里，密宗上师可以给你一杯水，把水倒在你头上，让你喝下去，然后信心满满地

说：你知道你在喝什么吗？你在喝佛陀的刹土、佛陀的曼陀罗，等等诸如此类。如果你以为这是水，

那是"你的看法"。记得吗，那些鱼可不这么认为。但既然你固执地认为这是水，我就把它观想为曼陀

罗。其实我比你更对，因为我的曼陀罗没有维度，它离于一切极端……他们说了很多。这就是他们加

持的方式。

所以你看，永远不要忘记不二，因为如果你忘了不二，你就失去了佛法。这确实，真的体现在佛教徒

所做的一切事情上。我的意思是，去一个像尼泊尔这样有很多佛教徒的地方——那不是一个佛教国家

，但有很多佛教徒。去一座寺庙，你会看到有些僧侣虔诚地剃发，仿佛头发是证悟路上最大的障碍。

但在僧侣旁边坐着的是一位瑜伽士，他最担心的事情之一是头发会掉，所以他留着头发。这两种人我

们都接受。这一切，为什么会这样，这么矛盾？这是你真的需要了解的。

佛教徒也崇敬像舍利弗这样的比丘——他是个僧人，赤脚，托着钵，没有车，没有劳力士，靠乞食为

生。我们喜爱他的宁静，喜爱他的简朴。但也有观世音菩萨这样的存在，戴着耳环、手镯、脚链，比

亿万富翁还要富有，非常非常非常富有，十指和脚趾上都戴着戒指。对了，舍利弗一个人，单身出家

；观世音菩萨则有许许多多的伴侣。两者我们都接受。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更喜欢观世音菩萨。

这一切，都是因为根本上有一个叫做不二的见地。

好，还有问题吗？因为我关于禅修还有几句话要说，然后我们这次就到这里结束。



---

问：（你好。感谢仁波切的开示。我有一个关于禅修修行的问题。当我们修禅修的时候，我们观察心

，通过修行我们开始理解心是如何运作的，我们开始观察并理解我们的情绪是如何运作的，所以我们

对这种心的游戏变得有些清醒。但是谁更有觉知？谁拥有这个觉知？是心在观察心本身吗？所以在某

种意义上，我们内在被分裂了？同时我们又可以停留在这个地方，用这个聪明的心来观察这个猴子一

样的心。我不知道……心是什么？它是如何运作的？）

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自觉"这样的术语。是心生起一切情绪，但也是心在了知，也是心会增强或

减弱情绪。这就是迷人之处。有点像这样：太阳和阳光——如果心是太阳，情绪就是阳光；如果大海

是心，海浪就像情绪。

我觉得我有一个更好的例子给你。如果你有一头宠物大象，然后它走失了，你就要去寻找。当你看到

大象的脚印时，你应该高兴。当然，脚印不是大象，但如果你跟着脚印走，脚印会引你找到大象。所

以如果大象是心，情绪就是脚印。这就是为什么情绪不能被轻视。

在《维摩诘经》里有一句非常美丽的话，一个非常美丽的陈述。这是一部你应该读的经，因为通常在

经文里，僧侣、修行者总是主角，但在《维摩诘经》里，主角是一位非常富有的人。不管怎样，这里

有一句来自佛陀本人的话。（藏文）我该怎么表达呢？当然，我相信在阿根廷也有家族姓氏对吧？能

告诉我一个吗？

问：（Almada）

Almada。所以当你有了那个家族姓氏，你就有权继承家族的一切财产，不管是什么。这是一句非常

美丽的话。基本上，《维摩诘经》里说：一切情绪都是智慧的家族。一公斤的愤怒就是一公斤的智慧

。如果你把愤怒去掉，你也把智慧去掉了。就是这样。

是的，乍看起来好像有点不同：有情绪被观察，有另一个观察者，但其实不是那样的——那是自觉。

非常有趣，因为它是自我观察的，但也是自我蒙昧的，不是说有另一股力量让你蒙昧。而这个智慧的

真实本性是觉知，有点像大海和海浪的真实本性是湿润。就是这样。

好，还有问题吗？

---

问：（非常感谢您与我们分享这个时刻。我想请您就和平说几句话。）

和平？就是和谐那种，你知道那种吗？

好，我只能跟你谈谈第四个见地——涅槃超越极端。记得我之前说的：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等等。

涅槃、证悟超越极端——不落入极端，就是和平。



我还是真的、真的在努力引导你走向不二。因为只要有了二元对立，你就有了参照；只要有了参照，

你就会一直在比较，这就产生了希望与恐惧；当有了希望与恐惧，你就变成了原教旨主义者，然后你

就没有和平了。

所以，始终，始终回到不二。这是那个叫做悉达多的人给予我们最大的礼物，在两千五百年前赐予的

。他所有的教法，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指向这一点。

而且它呈现的方式本身也相当有趣。比如你读《金刚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就在那里，它

谈到他如何叠起衣服，如何把它放在那里，所有这些细节。但与此同时，它又谈到没有佛陀，没有教

法，诸如此类。这种不二，习惯性地很难接受。

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们谈论不二或者空性，我们最终会以否定、非存在的方式去思考。佛教徒谈论

非存在谈了很多。你知道《心经》里说：没有眼睛，没有鼻子，没有这个，没有那个。但人们总是漏

掉佛陀说"非存在的非存在"的那个部分。所以他们读到"色即是空"，然后就去喝咖啡了，没有读到"空

即是色"。

你看？那个是非常重要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你知道，习惯性地，很难接受，真的很难。

我一直在向人们讲这个，只有极少数场合——非常、非常平庸的场合——我们是接受的。比如当你看

电影：浪漫、悬疑、恐怖，你感受，你哭泣，你害怕。你这样看，但你同时也知道它不在那里。你看

，但你知道那是部电影，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上厕所，你就去，因为你知道那只是部电影，你随时可以

再看。但现在正在发生的这部电影……这个……如果我们的膀胱满了，我们不去厕所。你明白我的意

思吗？

有几样东西，我们以不二的方式来思考：比如电影，比如镜子里你的脸的倒影。它在那里，但它又不

在那里。它起作用，它有功能，但它也不是真实地在那里。哇！如果它真的在那里，那你就麻烦了，

你得把每样东西都买两份。但无论镜子前面有什么，你总是说"那是我"，但你也知道那其实不是你。

这样小小的事情可以。但这个层面，非常难。

所以这让我想说……我想说完这个，然后我们就结束。

所以我说习气之所以难以被接受，是因为它已经存在太久太久了，没办法一下子就将它甩掉。那我们

该怎么办？我们向习气本身学习。习气是怎么形成的？靠的是持续，尤其在最开始，剂量要小——这

才是诀窍。也许每天只喝一勺酒，但持续下去，大概一个月就能成为一个标准的酒鬼。这就是为什么

我让你们用小剂量来做禅修：三分钟、五分钟，但要持续。我们今天早上和下午做的这些，如果你持

续去做，大概一年，保证会有一个转变。

什么样的转变？比方说你对卫生非常执着——手要不停地洗，内裤要不停地洗，而且不只是洗，还要

熨烫。大概六个月之后，你会开始想：熨这个干什么？谁在乎内裤有没有熨过？然后大概一年之后，



也许你根本就不洗了。顺带一提，这其实是一种小小的开悟，是真的。如果你从执念中解脱出来，那

就是解脱。这比头顶长出光环更有价值，比在湖面上行走更重要。就是这样……当然，你可能还是应

该洗内裤。但我想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基本上，如果你持续这样做，你就会有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一定会影响到你的育儿方式、购物方式—

—我不知道——还有家务、日程安排、管理、领导力，乃至整体的生活。我觉得这在两三年内完全是

可以实现的。

最后再说一件事。对于那些走在佛教道路上、自称佛教徒的人，如果你一直在想：我不是一个好的修

行者，我很懒，我还是老样子，我已经修了二十年但什么都没变——如果你一直这样想，然后就这样

死去，你是像狮子一样死去的！你活得好。我希望你死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我修行得还不够"。这比"

哦，我修了，我打坐了"要好得多、好得多、好得多。因为那个觉得"我修得不够"的人，本质上是在感

受到轮回的灼热。这很好，这很重要。

好了，我想我们已经聊得足够多了。这片土地上有佛法，单单这一点，在我看来，就已经是佛陀悲心

与众生功德的一个象征。藏族人非常自豪自己是佛教徒，而他们就坐在印度旁边——他们理应如此，

如果连他们都不是的话……但这里离菩提迦耶很远。即便如此，你们有自己非常了不起的文化与传统

，然而你们很多人却与这位叫做佛陀的人有着某种缘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业力，业缘。既然这已经

发生了——我是说，你们很多人已经成为佛教徒，无论如何都在修行佛法——这就像一个病毒，会在

这里长久地留存。也许不会大爆发，但它会留下来。所以，请在闻、思、修上下功夫。好，非常感谢

大家。


